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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显梯

春风骑马而来，马蹄声声留下一路芳香
上古诗赋与今天的杨花
到临江亭相约。谈谈风竹水月
谈谈“万桥书塾”，谈谈亲情，友情与师
生之情
谈谈南宋的浓墨与眼前的油菜花
谈谈“五经”和“四书”
谈谈与今年清明节相关的一些事情

谈谈王梅溪笔下的龙江风景
谈谈龙台山上乘龙折桂的香火
梅溪书院里的书声
一阵又一阵到今天的耳边回响
龙台山上云来云去，芳草青青

谈谈今天的中国梦
谈谈万桥一条石桥与万氏子孙的梦
今人与古人的距离有多远
是一步之遥，还是十万八千里
南风吹过来，吹过来

亭之中，依然有竹影猗猗和水波澄澄

倚栏一笑。没有明月，没有陈酒
只有穿行于心间的一轮旭日
红红的，红红的。面对千古诗文
面对重建后的临江亭，面对行云飞过
那怕留下一只小小的逗
至少，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佳宾

■徐建平

时间大船在农历八月河道上行走了
29天之后，无可奈何地驶入下一个河道。
我伫立时间船舷上，翘首以待。桂香没有
如期而至。这使我的某些感官受到抑制，
内心因为遗憾而怏怏不乐。虽然中秋赏
桂已往事遥远，但在往年，至八月底，桂
花是终归要开的。却不知，地球变暖的状
况，使多少物种乱了季节。
不过这般也好，我可以有一长串闲

散的日子和情思，从容不迫去做或者去
想某些关于桂花的事。
这是随园门口的两株金桂。某日，在

无所事事的期待里，我像一个植物学者
那样对它们做了一次测量和计算。树冠
覆盖面和树高，也一一做了记录。
起初，桂花的花苞头尖体瘪，像受粉

期的谷子，很小的一点，长在春梢的枝条
上和叶腋下，甚不起眼，可以让粗心之人
忽略不计。我俯首枝叶，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是一窝儿一窝儿挤在春梢上了。而
此时离花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七
月初七，我也做了记录。
随园两株桂树上，有一群常住居民，

褐色，体型很小，叫麻雀。它们在树冠上
嬉戏，或者觅食，终日无忧无虑。由于茂
密的树叶掩盖，常常只闻其声，不见其
影。我曾试图弄清它们的数量，但终归徒
然。它们飞来飞去、或增或减，人是难以
将其数清的，除非变成麻雀。起初，我担
心麻雀们会吃掉花苞，事实上它们没有
这么做。桂树是它们的家园，它们怎么会
去破坏自己的家园呢？它们不是人类。
有时候，桂树上也有不速之客。一种

蓝黑色、头部和羽翼镶着白羽的鸟，体型
比麻雀大，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神
情恍惚地落在桂树上，不嬉戏，不觅食，
东张西望，居心叵测。我不喜欢这种鸟，
麻雀们也不喜欢。它们来了，桂树鸦雀无
声。它们一走，又是欢声雀跃。这种现象
有点像人的某种情形，也记录在此。
我静候桂花盛开，期待八月桂香的

写作。日复一日，终是难见希冀的萌动。
某个寂静的午后，一抹浅黄色的羸弱的
阳光从墨绿色的桂叶上悄然移走，投向
西边墙头时，我蓦然变得淡然起来，不再
那么期待桂花盛开了。我跟自己说，桂花
迟早会开的，何必这般殷切？人间的许多
事也是一样的，或迟或早，或有或无，都

不必太在意。桂花即便不开，又何妨？熙
攘尘世，什么都有，何况草木？
看淡了，它却开了。于我不经意的淡

然中，桂花开得馥郁而辉煌。
这是时间大船刚刚驶离八月河道的

头一个午时，天气燠热，阳光或隐或现。
为一份厌倦了的工作，我从外面的世界
回来，向随园而去，一身喧嚣和风尘。蜿
蜒而局促的村路上，不时有人的目光和
狗的身影错动。我没有太在意这些，因为
我在车窗里面的鼻子已经触及到一种香
味。桂花开了。
桂香从随园的墙头漫溢出来，像阳

光一样洒落在马路的上空。尽管我已淡
定，还是有些慌乱。远远的，我看见随园
上空有一片金色的光芒，还有麻雀的欢
呼和身影。蛰伏我心底的那一个情结，像
一个困顿的过客，被唤醒了。
这一天，花蕾还没有完全打开，只是

挣脱苞衣而已。不过其色香已然溢出来。
一只花苞打开，是一簇的花蕾，五六粒之
多，嫩黄色，像水珠滴落，水花一样溅了
起来。呈现的是一簇一簇金黄和一树繁
华，香味撩人。
在以后的时日里，蓓蕾很快开放。小

小的，四片花瓣舒展开来，颜色渐深，香
味更浓。开到三四天，色香最为浓郁，民
间的“木犀浆”一词，指的便是这个时候。
大多年份，桂花会遭遇一场秋雨。花

开第三天，我盘算着邀约几位好友赏桂，
却又作罢，原因大致可以推卸给这场夜
雨。飒飒雨声，我为雨中桂花无眠，内心
少了几许热情，多了几许惰性。
桂花花期很短，一般花开五天后开

始掉落，第七天，便是落英缤纷。秋风，秋
雨，秋色，一切正在进行，而期待已久的
桂花，盛极一时，嘎然而止，令人费解，令
人生痛和惋惜。
看桂花匆匆作别，一树秋雨，满目残

花枯色。联想起昙花一现的盛唐，它们何
其相似，馥郁、金色、盛极一时；联想起稍
纵即逝的雨后彩虹，以及迅即驶过的风
和车影；联想起过往岁月里一度耿耿于
怀的人和事⋯⋯
此时的麻雀们，却不为落花感伤，依

然在桂叶深处跳来跳去，呼唤或者嬉戏。
世事如花，或开或落，或及或离，或兴或
衰，自有定数，不可太过强求，太过纠结。
聆听桂树上鸟儿鸣啭，我似乎揣透到了
一点什么。

■简人

接下来的道路禁止车辆前行，荒野
上有一间小木屋，一根木杆子直直地横在
面前。此时，一个脑门闪光，两边却披着长
长的卷发的藏民，正拙笨地将庞大而臃肿
的身躯移到车前，瞪着大眼珠让我买票，
那模样让人觉得他是《西游记》或金庸小
说中复活的人物，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来
古村的村长。我明白他们不让任何车辆进
村的原因，这里海拔高达四千多米，想要
进村除了徒步，唯一的选择就是租马。门
票买好后，我问：“骑马多少钱？”旁边牵马
的藏民说：“一百！”我说：“一个马三十，走
不？”他们谁也不肯吭声，我想：太阳还悬
在头顶，五公里的路程，就慢慢走吧。我跨
上相机回头说：“我再加十元，四十走不？”
没人搭理我，几个马夫坐在屋檐下，始终
面无表情用直直的眼神盯着我。
于是我背着相机开始徒步，一路都是

上坡，沿途全是一些巨大的石头，峰回路
转，老远地看见了亚隆冰川。我沿着小路，
在巨石中穿行，等爬上坡，眼前的一切不
禁令我瞠目结舌：从山上俯瞰，亚隆冰川
下混黄的湖面上，漂着大小不一，形态迥
异的巨大的浮冰，阳光白晃晃地照耀在晶
莹而幽蓝的冰川上，那是一种极寒的蓝，
干净而纯粹、随着光线的变化不断改变着
深浅。那些万年的玄冰在这里，完全是以
艺术品的形态出现。
而在冰川的末端与冰湖之间，断裂的

部分露出十几米高的冰层。越过冰川是岗
日嘎布六千多米高耸的雪峰。现在，湖边
的风很大，我突然有种置身于世外的感
觉，恍惚回到了远古的冰川时代，耳边响
着冰川浮冰崩裂的“咔嚓”声，一切都在寂
静中显得异常清晰。没有人能告诉我它们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想：除了自然的
伟力，恐怕没有其它答案了。我不知道有
多少人曾经到过这里——在藏东荒僻的
大山深处，但我相信每个遇见它的人，内
心都会变得沉静下来。面对亚隆冰川，这
个让人失语的地方，我甚至在后来的回忆
中怀疑：世上真的存在如此的美景？而我
是否真的到过那里？
其实藏语中“来古”的意思就是“隐藏

着的世外桃源”。有人说来古冰川是“桃花
源里的冰雕精灵”，它们是西藏面积最宽
广的冰川群，雄壮、神奇而瑰丽，有着与南
北极冰川是同一系列的说法。
在海拨四千多米的地方徒步，每走一

段就得歇上一会，渐渐地我的眼中出现各
种颜色的藏式民居、灌木丛林、青稞架、山
坡上随意移动的牦牛，直觉告诉我，这是
一个难得一遇的秘境般的藏族村寨！
我投宿在来古村的藏家乐，老板是三

十多岁的向巴多吉。多吉的普通话我听起
来有些吃力，他告诉我，村里有九十多户
人家，五百多人，他们一家五口人，由于来
古村没有小学，他十岁的儿子要跑到然乌
镇上上学，两周才回家一趟。多吉的藏家
乐是一幢富有藏族特色的房屋，室里的家

俱都绘有各种美丽的图案纹饰。来古村具
备游客接待能力的客栈有四家，夏季人气
尚好，但一入秋，生意就变得萧条。很多走
川藏线的驴友，往往直奔318国道边的米
堆冰川而去，留下来古冰川寂寞地守候在
这片荒僻的土地上。多吉还告诉我，来古
能到达的冰川除了亚隆，还有一个东嗄冰
川，徒步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而骑马到
东嘎约一小时，但想看到冰川还得在山脚
下徒步上山。想想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上
冰川，我的心里就不免有些发怵。傍晚时，
我站在客栈的院子里，多吉指着远处云朵
下洁白宽大的冰川说：“喏，那就是东嗄冰
川，虽然看着很近，但要真正爬上冰川至
少得花半天时间！”
其实，在来古村，只要仰起头，屋后冰

川下的冰舌近得几乎触手可及，冰川的融
水在湖边的湿地上勾画出一道道银色的
曲线。来古冰川被称为世界三大冰川之
一，事实上，米堆冰川的出名很大程度得
益于临近318国道，但它只是来古冰川的
尾巴。来古村四周当歌岭、夏那峰、布汪
拉、达玉障堆四峰环绕，每座雪山都有巨
大的扇形冰川，这个小小的藏族村寨，千
百年来始终随意地洒落在冰川和雪山的
怀抱中间。
沿着简易村道漫步，村中每户人家至

今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藏族风情，家中备
有纯正的酥油茶和青稞、糍粑及风干牛
肉。有的年轻人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地处
偏僻交通不便，上了年纪的人几乎听不懂
汉语。听多吉说，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虫
草和贝母以及放牧的牛羊。而青稞、土豆
和酥油茶，是他们一日三餐的主题。
夏季是最美丽短暂的季节，那时冰川

的融水纵横而肆意地流淌，帕隆藏布江也
呼啸着奔腾西去。进入十月，冷冽的山风
吹过，再一次感受到四周冰川的威严。放
牧的村民陆续转场回到村寨，等到第一场
初雪，这里就宣告封山，村寨也就和外界
隔绝联系。在这片被冰川环绕、地处偏远
的藏寨中，人们笃信着轮回转世，年复一
年地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天空阴着脸，打开客栈

的窗户，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看到亚隆
和东嗄冰川，但徘徊在海拔六千多米的岗
日嘎布主峰冰川上乌云，却厚得足以让我
彻底崩溃⋯⋯

与万桥临江亭谈中国梦

八月桂花 来古冰川
——川藏行记之五

诗歌Wenbi

“德长杯”美好家园
主题征文选登
Wenbi

■叶琛

是秋天把我和故乡贴得很近。遍野
稻穗弓着背、闪着光，展现着几许成熟与
沧桑。
屋后有棵高大的桐子树。风轻轻吹

过，手掌般大小的桐子叶飘落在屋顶上。
下雨的时候，原本卷缩着的叶子吸足了
水分渐渐摊开，然后紧紧贴在拱起的瓦
片表面。
屋前有四棵梨树，是祖父建房时栽

的。
母亲很多时候本想把果子留到中秋

时候采摘的，可村子里一群调皮孩子，不
顾大人的吆喝，等不急果子成熟便找来
竹竿，打得满地零乱。
中秋过后，已找寻不到成熟且完好

的梨子了。借着残秋特有的光抬头望去，
能看见几只干黑的或被虫食去大半泛着

干黄的梨头悬在光秃的枝丫上。
我总是对母亲夸赞祖父占了块好

地。清澈的溪流就在离屋子不过百米的
侧边，沿着小石子铺就的小路，我时常独
自到这小溪旁听泉声、看流水。水从古老
的庙宇边流淌而来。村里的老人告诉我，
村庄有神恩庇护。
清澈的流水，穿石而过。静静的夜

晚，松风缓缓抚摩过村庄，月光散漫落
下，不由又一度想起了王维的“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
独自站在临风的山冈，我看见溪流

旁洗衣的妇人幸福的表情，挽着裤脚石
缝里掰小螃蟹的孩子的快乐，我看见袅
袅炊烟的亲切，满野金黄的温暖。
我站在秋的最深处，默默的把目光

投向远方。
故乡是安静的，幸福是安静的。

故乡是安静的


